
! 瀛州派琵琶演奏者王永昌

瀛州派琵琶传承的现状、难题及出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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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状
!""#年，瀛州古调派琵琶演奏技艺跻身第

一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；次年，被国务
院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作为崇明岛上的一份文化瑰宝，崇明近
年来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，并在瀛州派琵琶
宗师王东阳的出生镇———新河镇设立了瀛州
古调派琵琶基地，免费传授。竞存小学多年前
将琵琶纳入教学内容，但据琵琶教师张旋介
绍，学生毕业以后，因面临升学压力，很可能
放弃琵琶学习。张旋认为，虽然新河镇针对成
人有免费的琵琶教学点，但因工作、生存压
力，很多成年人无法坚持上课，课后也较少练
习。“!"$%年，一个班刚开始有十多名成人报

名，现在只剩下不到 $&人。”新河镇文广站站
长石磊有些遗憾，“如今这些学过琵琶的学生
中，还没人专门从事与瀛州派琵琶有关的工
作。”另外，他透露，随着老一代瀛州派传承人
去世，岛上会弹瀛州派琵琶的老人屈指可数，
!&&&年以后研习瀛州派琵琶的陈忠信老人今
年已 #$岁。而瀛州派琵琶师资更是稀缺。瀛
州派琵琶上海市级传承人、上海音乐学院附
中琵琶专业副教授王臻坦承，瀛州古调已列
入她的教学内容，“学生们都会弹。虽然有些
学生技巧完全能驾驭，但理解力还不够。”

难题
与很多非遗项目一样，瀛州古调派的传

承也面临着传承者稀少，且年龄偏大的问题。

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景侠表示，目前流派传
承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传承人的综合能力和承
续水平不高。

另外，资金问题也让传承人和相关文化
单位头疼。近年来主要靠一己之力推广瀛州
派琵琶的王臻说：“为了录制二十多首瀛州古
调，我做了 %年准备。但要找文化单位资助，
非常不易。幸运的是，闵行博物馆最终在录音
出碟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。我也想找作曲家
创作新的瀛州派曲子，但这还是需要钱。”崇
明文化馆馆长黄晓近日称，!&$'年崇明派琵
琶非遗款项还没有拨下来。

出路
瀛州派作品本身地域性较强，篇幅较小，

王臻建议，可尝试流行化、爵士化，先引起年
轻人的兴趣。“如《彝族舞曲》，现在很少人知
道它，但通过流行歌曲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》
的传唱，有了知晓度。所以，瀛州派也可尝试
器乐化，引起大家的关注。”在家乡崇明办了
阳刚民间音乐馆的杨刚说：“传统文化不仅要
静态保护，更需要活态传承，有人认为非遗不
能动，但我觉得要吸取精华往前走，这才是真
正的保护。”

业内也希望借助院校乃至全社会的力
量。王臻称，“琵琶流派能传下去，最关键的是
要由教师口传心授，因此必须有规范的演奏
示范。”琵琶演奏家、教育家刘德海认为：“要
保护流派，首先要保护当地的‘植被’，美育对
于青少年来说很重要，美育应包括非物质文
化遗产。”瀛州派琵琶的保存需要系统性。专
家认为，瀛州派的保护传承应该由国家来统
筹、安排、落实细则，不能光靠几家单位来做，
应该动员全社会。 施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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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 ! ! ! ! !学乐器 不觉苦
初见王永昌，是在江苏常熟他儿子的家中，

他是瀛州派琵琶大师徐立孙的弟子，也是当今
世上绝少能“原汁原味”奏出瀛州琵琶 (%首曲
目者。$)(&年，王永昌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书香
门第*是家中第五个孩子。
父亲王纶是一名国文教师。“父亲的教育从

不刻意，有空就会给我们讲故事，总是特别吸引
人。”王永昌回忆说，潜移默化中，他学会了写古
体诗，古人的旷达冲淡塑造了他的世界观，同样
也为他演奏琵琶、古琴打下了基础。

王纶兴趣广泛，擅长书画，通音律，还喜欢
踢足球，打武术。所有孩子中真正跟王纶学乐器
的只有王永昌。王永昌相继掌握了琵琶、二胡、
萧、三弦等演奏方法。“并非父亲偏心，是我缠着
他学的。”这些音乐课非常“随性”，王纶画画或
忙其他事情时，王永昌就在一旁练习乐器。“小
时候练乐器的时间不太多。”那时候学乐器父母
从未施加压力，我从来不觉得学乐器苦，都是玩
儿出来的。”

拜名师 很刻苦
逐渐，“无心插柳”的王纶发现了王永昌的

音乐天赋，觉得该“正经”给儿子请一位音乐老
师了。于是，在南通师范学校任教的友人徐立孙
成了最合适的人选：徐先生师从瀛州派琵琶大
师沈肇州，又是梅庵派古琴演奏家。$)'$年，!$
岁的王永昌拜于徐立孙门下。从这时起，王永昌
每天练琵琶的时间大幅“加码”，五六个小时稀
松平常。
徐立孙起先传授的是瀛州派琵琶，后又教

他梅庵派古琴，他在课上的话不多，总是以示范
或简述要点的方式教学。同样承继自徐先生，王
永昌演奏琵琶一直喜用真甲。
有一天，徐先生教瀛州派中的名曲《飞花点

翠》，王永昌此前都是按刘天华的谱子版本弹
的。“我弹了一遍以后，徐先生没说话，就弹了他
自己的版本，我觉得徐先生的版本古味非常浓，
非常有质感。”

早期的“瀛州古调”琵琶曲谱为工尺谱，通
过手抄传承。$)$'年，徐立孙的老师沈肇州首
次编纂出版了《瀛州古调》，收入乐曲 (%首。徐
立孙自然也教会了王永昌工尺谱的阅读方法，
“现在的琵琶谱子主要是五线谱和简谱，会看工
尺谱的人不多，但看工尺谱的演奏更加‘活’。”

!!!瀛州派琵琶演奏者王永昌的故事

“花儿”眷恋着“植被”

在 9月 4日举行的
G20文艺晚会开场演出
中，年轻演奏家赵聪以琵
琶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《采茶
舞曲》惊艳世界，当晚，琵
琶成为中国递出的一张文
化名片。然而，笔者近日走
访崇明、常熟等地发现，国
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、琵
琶五大流派之一的瀛州派
（也称崇明派）目前的“原
味”传承却面临着困境。瀛
州派琵琶演奏者王永昌
称，无锡派琵琶随着传人
曹安和先生的过世已后继
无人。琵琶演奏家、教育家
刘德海分析说，瀛州派的
“土地文化植被”没有了，
花从何来？那么，它曾经生
长的“土壤”是怎样的？我
们又该如何守护这“根”？
崇明岛上精通瀛州派技艺
的老人已很难觅，或许南
通 76岁王永昌的故事能
给出部分答案。

王永昌介绍说。
之后 )年，王永昌每周两次雷打不动地随

徐先生上课。除了琵琶、古琴演奏，徐立孙还将
西乐，音律理论，制琴修琴等“倾囊相授”于王永
昌，而其他师兄弟则没有这份幸运。“徐先生去
世后，每年清明、中元，我都要祭拜。”王永昌尤
为怀念这段如父子般的师生情。教王永昌琵琶
的第三年，徐先生将王永昌推荐给了在上海的
汪派琵琶演奏家孙裕德。

幸运儿 也有愁
后来，王永昌成了科技工作者，但音乐始终

是他生命的“原动力”。“文革”那会儿，别人停产
搞革命，他却狂热地练琴。演奏时，他并非完全
沉浸于音乐中，而是投入后再抽离，“弹琵琶或
古琴时，我同时在欣赏其中的美，比如演奏琵琶
曲《春江花月夜》时，脑海里真的会浮现江岸、落
花、树，若一分神就没有了。”这或许与他常年打
坐不无关系。

上世纪 )&年代，一家单位曾想用年薪 $&

万元聘请他，但需频繁出差。他权衡再三，还是
放弃了，“那肯定就没时间练乐器了。”
作为当今世上绝少能“原汁原味”奏出瀛州

琵琶 (%首曲目的传承人，王永昌目前已与上海
崇明文化馆合作，录制了 !&多首瀛州琵琶曲，
并希望尽快完成全集。

王永昌还撰写了 '&万字有关琵琶、古琴、古
筝等的学术文章。!&&&年前后，他在南通大学教
过几年琵琶，但并未侧重瀛州古调。作为中国音乐
家协会会员，梅庵派古琴艺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
人，王永昌深感瀛州派琵琶传承的棘手。早年，他
曾教过学生演奏 (%首曲目，学生要么不感兴趣放
弃了，要么疏于练习忘记了。他曾建议崇明文化馆
选拔人才跟他学瀛州派琵琶。作为一名民间音乐
人，能继承两件国宝———瀛州派琵琶、梅庵派古
琴，他感到很幸运，但也忧心忡忡———优秀的接班
人在哪儿？ !施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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